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貂蟬故事的流衍與文化意涵 

何慧俐* 

摘 要 

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中，貂蟬是否真有其人，向來眾說紛紜；而貂蟬最後的去向，也呈現

了多元的面貌。本文乃就史書、戲曲、小說及民間傳說等幾個面向循線探求貂蟬，以期解開

貂蟬的身世之謎及相關內容和結局所呈顯的文化意涵。 

由貂蟬身世的敘寫流衍，可觀察出在「雜文化」的歷史小說中，人物所代表的只是一個

符號，藉由此種符號與當世代的人文意象發生聯繫，輸入在大時代中具有獨特意涵的人文密

碼後，在不同時代敘寫的同一角色，就會呈顯出多元化的面貌，貂蟬就是此一敘寫模式中的

典型。 

而從《三國演義》中貂蟬的敘述，可見知編撰著的男權心態：在章回小說裡，貂蟬只是

一個被物化的工具，她在過場的功能性消失之後，就只能淪落到附屬的地位，而她為了「大

義」無怨無悔的犧牲，卻只是將男權價值觀內化了的表現。 

貂蟬為了大局，犧牲自己去作女間諜，國家沒有她不能成大事，但事成之後，換來的卻

是存在的可有可無、或是人人得而誅之的女禍的罪名。就算有免於一死的結局，也是要在符

合婦道規範下才能求得生存與認同。貂蟬故事多面向的結局，亦可呈顯出在不同的時間點

中，人們對於同一事件的不同公斷所反映出的歷史足跡與文化密碼。 

關鍵詞：貂蟬、敘事、男權、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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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西施、王昭君、貂蟬、楊貴妃分別以「沉魚」、「落雁」、「閉月」、

「羞花」之貌成為公認的中國古代四大美女。1在四大美女中，春秋末期周旋

於吳越兩國之間的西施、漢元帝時期入宮最後和番的王昭君、以及受唐玄宗

寵愛的楊貴妃，皆為史料中真實可尋之人物，唯獨貂蟬是否真有其人，向來

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貂蟬最後的去向，也呈現了多元的面貌。 
有關貂蟬的研究，日人伊藤晉太郎所撰〈關羽與貂蟬〉一文，乃針對關

羽斬貂蟬的故事作一闡發；而王麗娟的〈貂蟬連環計故事的源流演變〉、鍾

林斌的〈論連環計故事在戲曲小說中的演化〉、張振昌的〈美女連環計與貂

蟬新考〉等文，對於小說和戲曲中的貂蟬故事，都有所闡述與考證，但是對

民間傳說的記載，卻付之闕如。 
本文乃就史書、戲曲、小說及民間傳說等幾個面向循線探求貂蟬，以期

解開貂蟬的身世之謎及相關敘寫所呈顯的文化意涵。 

貳、貂蟬的身世流衍及敘事意蘊 

一、貂蟬身世的演化 

有關貂蟬的身世，歷來眾說紛紜，以下分別由史書、小說、戲曲、以及

民間傳說等四個面向，就目前可見的書面資料做說明。 
現存史書中的相關記載，主要在〈呂布傳〉中，可窺見端倪，如《三國

志‧呂布傳》就有如下記載： 

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自不安。2 

在這段記載中，呂布為保護董卓，經常出入其住處，因此與董卓侍婢日久生

                                                 
1 錢國蓮、王延偉，〈女性主義視野中中國古代四大美女形象的再解讀〉，《浙江工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 5 卷第 2 期（2006 年 12 月），頁 126。 
2 晉‧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第一冊卷七，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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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而產生私通之情事。但在上述中，並未記下此侍婢的姓名，也未詳述呂

布與其私通的前因後果，不過已隱約浮現連環計中貂蟬的身影。又如《後漢

書‧呂布傳》： 

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與傅婢情通，益自不安。3 

此處所記「傅婢」，觀其前後文義及所狀情事，應與《三國志‧呂布傳》所

載之「侍婢」為同一人。由上述二條記錄可知：在正史當中，並無具名貂蟬

的史料記載，但是已出現了與貂蟬形象隱約相仿的人物原型。 
以小說而言，宋、元、明時期由於三國故事的廣為流傳，使得貂蟬的形

象逐漸明晰。在《三國志平話》中就有如下的記載： 

賤妾本姓任，小字貂蟬，家長是呂布，自臨洮（兆）府相失，至今不

曾見面，因此燒香。……丞相歸堂，叫貂蟬：「吾看你如親女一般看

待」4 

連環計與貂蟬的故事最早見於《三國志平話》。5「平話」是中國宋、元時代

對於白話歷史小說的通稱，至明代始在文學上占有重要地位，可說是白話小

說的先驅。但是正如鄭振鐸所言：《三國志平話》是「純然的民間粗製品」6，

又如夏志清所說：《三國志平話》是「對口頭材料的笨拙的整理」、是「以

鄉間說書人的自用腳本為基礎」7，因此在簡短的敘述中，卻有不少錯別字，
8保持了未經潤飾、最粗糙原始的風貌。 

在《三國志平話》中，連環計已具備簡單而完整的故事，主要的角色：

董卓、王允、貂蟬、呂布，都已現身。但在情節的鋪陳上，則略顯粗糙草率。

                                                 
3 南朝‧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卷 75。 
4 古典文學出版社校點排印，《三國志平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 年），卷上，頁 33。 
5 這是目前能見到最早的「說三分」底本，全名為《新全相三國志平話》。張振昌考證：《三國

志平話》應刊印於元英宗至治年間，即公元 1321~1323 年。參見〈美女連環計與貂蟬新考〉，

《長春大學學報》，第 9 卷第 6 期（1999 年 12 月），頁 34。 
6 鄭振鐸，《中國文學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年），上冊，頁 74。 
7 美‧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譯，《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38。 
8 如上引文中，臨「洮」即誤寫為臨「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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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呂布刺死董卓的情節，即讓呂布輕易的「提劍入堂」、「一劍斬其頸

（脛）」，即「刺董卓身死」。在平話中，則出現了貂蟬的姓氏籍貫，及與

呂布的特殊關係：姓任，字貂蟬，且為呂布之妻。 
而於《三國演義》裡，編撰者則言簡意賅的讓貂蟬出場： 

忽聞有人在牡丹亭畔，長吁短嘆。允潛步窺之，乃府中歌伎貂蟬也。

其女自幼選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以親女待之。
9 

在演義裡，貂蟬乃王允自幼選入府中培訓的歌伎，王允視其如同親生的女兒。

但是對於平話中所提及的姓氏籍貫、和為呂布之妻的繁雜冗枝都未再敘及。

充份顯示編撰者去蕪存菁的筆墨功力。 

戲曲方面，元代雜劇有《奪戟》及《連環計》，作者皆未載。雜劇《奪

戟》今已佚，但是從祁彪佳《遠山堂曲品》中的記載，可以略窺一二： 

元有《奪戟》劇，云貂蟬小字紅昌，原為布配，以離亂入官，掌貂蟬

冠，故名；後仍作王司徒義女，而連環之計，紅昌不知也。10 

在《奪戟》雜劇中，出現「紅昌」一字，且說明了貂蟬名字的來歷是因「掌

貂蟬冠」11而來，與平話相同處在於為呂布配偶，但從平話的「吾看你如親女

一般看待」，轉而明言為王允義女。另在雜劇《連環計》第二折中，貂蟬對

王允自述道： 

您孩兒不是這裡人，是忻州燕寒木耳村人士，任昂之女，小字紅昌。

因漢靈帝刷宮女，將您孩兒選入宮中，管貂蟬冠來，就喚作貂蟬。靈

帝將您孩兒賜與丁建陽，當日呂布為丁建陽養子，丁建陽卻將您孩兒

配與呂布為妻。因黃巾賊作亂，俺夫妻二人陣上失散，不知呂布去向。

您孩兒幸得落在老爺府中，如親女一般看待，，真個重生再養之恩，

無能圖報。昨日與奶奶在看街樓上，見一行步從擺著頭踏過來，那赤

                                                 
9 明‧羅貫中著，《三國演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6 年），頁 60。 
10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第六集，

頁 129。 
11 貂蟬，本冠名，即貂蟬冠，秦漢以來，侍臣有貂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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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馬上可正是呂布。您孩兒因此燒香禱告，要得夫妻團圓，不期被老

爺聽見，罪該萬死。12 

雜劇《連環計》裡，貂蟬的籍貫更為詳細，且從平話中的「姓任」，更進一

步有一位叫做「任昂」的父親。而小字紅昌、掌貂蟬冠、與呂布為夫妻、月

下焚香祝禱夫妻團圓……等事，一應俱全。 
到了明代，存有王濟的傳奇《連環記》。在傳奇中，貂蟬自幼蒙王允教

養成人，為在府中侍候的「一班女樂，演習歌舞」，允以嫡女相看。貂蟬不

但充滿書卷氣、表現出大家閨秀的氣質，且對於連環計的謀劃也出於主動。13 
傳奇《連環記》改變了雜劇《連環計》中呂布和貂蟬的夫妻關係，而延

續了《三國演義》裡司徒王允義女的形象，由追求小我夫妻情感的團圓，轉

而走向追求大我「救百姓、扶社稷」的家國圓滿，塑造出一位足智多謀、深

明大義、巾幗不讓鬚眉的女豪傑。 
而在民間傳說方面，呈現了多元化的面貌，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面向： 

1. 貂蟬的父親是個挖人參的小伙子，靠著天仙女人參姑娘的幫忙賺得工

錢，後來娶了人參姑娘，婚後生下貂蟬，長得比天仙女母親還更標緻。
14 

2. 貂蟬是露水變成的，她被王允發現時，正在路邊舔草上的露水。貂是

山中的珍獸，蟬是飲露水長大的，王允收其為義女，於是給「露中生」

的她，取名為貂蟬。15 
3. 樵夫在崖洞裡發現一個用貂皮斗蓬包裹的女嬰，就抱回家撫養。路上

遇見一個白鬍子老人，告訴樵夫那嬰兒原是一隻貂精，因此將之取名

為貂蟬。貂蟬漸漸長大，能歌善舞，樣樣出色，成為一個標緻的美人。
16 

在民間傳說中的貂蟬，呈顯出多樣的陳述，但主要都針對「貂蟬」名字

                                                 
12 王學奇主編，《元曲選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 
13 古本戲曲叢刊編委會編，《古本戲曲叢刊》（北京：商務印書館，1954 年），初集。 
14 林新乃，《中國歷代名媛》（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 年），頁 165-166。 
15 同註 14，頁 169-170。 
16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年），

甘肅卷，頁 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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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來歷，和她是個天生漂亮的美人做鋪陳。 

二、貂蟬身世的敘事意蘊 

由前述可知，在《三國志‧呂布傳》及《後漢書‧呂布傳》中已出現呂

布與董卓婢女私通情事的記載。而在《三國志平話》中，貂蟬姓任，小字貂

蟬，關西臨洮人，原為呂布之妻，後因丁建陽臨洮作亂，導致夫妻失散三年，

後流落至王允府中，王允視之如親女。元代雜劇《奪戟》除了貂蟬的姓氏籍

貫外，開始出現「小字紅昌」及貂蟬名字的來歷，且直接言明為王司徒義女，

但對於連環計之安排，紅昌是不知情的，僅是為了夫妻團圓而努力。到了元

雜劇《連環計》，貂蟬有了更詳細的籍貫（忻州燕寒木耳村人士），還有一

個叫做任昂的父親（為任昂之女），且對於連環計的安排，紅昌是知情的。

至《三國演義》時，則刪去貂蟬複雜的身世說明及與呂布的關係，以王允「府

中歌伎」一語帶過。王濟《連環記》傳奇也採用了貂蟬為王允府中歌伎的說

法，帶出貂蟬的身份。而民間口頭流傳的傳說，則延伸出更多充滿想像的故

事，使貂蟬的來歷有更加多元化的呈現。 
由寫作年代、故事情節、和貂蟬身世身份的演化過程可知，貂蟬故事的

發展順序大致如下： 

晉《三國志‧呂布傳》、南朝《後漢書‧呂布傳》 
↓ 

《三國志平話》、民間傳說 
↓ 

元無名氏雜劇《奪戟》、民間傳說 
↓ 

元無名氏雜劇《連環計》、民間傳說 
↓ 

明羅貫中《三國演義》、民間傳說 
↓ 

明王濟傳奇《連環記》、民間傳說 
↓ 

民間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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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貂蟬的身世及具體身份，大致循著如下的方式演變： 

（史書）原型人物 
↓ 

（平話）呂布之妻、王允視如親女 
↓ 

（雜劇）呂布之妻、王允義女 
↓ 

（雜劇）任昂之女、呂布之妻、王允義女 
↓ 

（演義）王允府中歌伎、王允義女 
↓ 

（傳奇）王允府中歌伎、王允義女 
↓ 

（民間傳說）仙女之女、露中生、貂精 

而由上述，可觀知以下三項敘事意涵： 

（一）貂蟬故事來自史書 

王麗娟在〈貂蟬連環計故事的源流演變〉一文中認為：「貂蟬和連環計

故事首先出自民間」。17但筆者認為：「貂蟬」之名，雖未見載於史籍，可是

於正史中，實已出現與貂蟬形跡類似的原型人物。於《三國志平話》中，貂

蟬的名字首次出現，但《三國志平話》乃是說書人的底本，原本就是從史書

中取材再加以敷衍申述。因此若要溯及貂蟬故事的源頭，史書的記載提供了

原型人物的功勞，仍是不容一筆抹煞的。 
綜上所述，可知貂蟬故事乃循以下敘事流傳而轉化： 

史書 
↓ 

平話、雜劇、傳說 
↓ 

                                                 
17 王麗娟，〈貂蟬連環計故事的源流演變〉，《明清小說研究》第 4 期（2005 年），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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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義、傳奇、傳說 
↓ 
傳說 

（二）貂蟬身世的敘事型態 

貂蟬身世的多元化傾向，正充分展現出中國敘事文學的典型。誠如楊義

在《中國敘事學》中所言18： 

中國作品的敘事原始，是出入於神話和歷史，現實和夢幻的。它採取

動與靜、順與逆等一系列兩極對立共構的原則來組建自己的時間型

態，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敘事層面，以多采多姿的形式顯示了時間的整

體性觀念。 

相同的人物角色，在不同的時空流轉中被傳承下來，於敘事的原始有其共同

的發端，但因著不同人、事、時、地的需要，角色遂逐漸因時制宜的有所轉

移，而呈顯出多樣化的面貌。正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所說： 

「生活的意義」的確是小說動作演繹的真正中樞。20 

依照本雅明考察小說所依循的線索乃為「自然史——大事紀——口傳文學」，

在共同源頭之外所衍生出的不同故事，正是跟著「生活的意義」而賦予了角

色新的生命。因此，「一個偉大的說故事者總是紮根於人民之中。」
21但究竟

在文人文學和民間文學之間存在著何種互相影響與依存的關係呢？誠如《中

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一書中所提到： 

                                                 
18 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2 月），頁 140。 
19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或譯班雅明、班傑明。 
20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著，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編，張旭東、王斑譯，《啟迪：本

雅明文集‧說故事的人》（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92。 
21 同註 20，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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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小說史上，很難理出涇渭分明而又齊頭並進的文人文學與民間

文學兩大系統。22 

能引起普遍回響、不斷流傳的文學，原本就是紮根於現實、而又能跳脫出現

實窠臼、予以人心靈上產生共鳴的作品。是文人的生花妙筆使文學得以流傳

千古，還是民間口耳相傳的力量，讓故事傳說得以源遠流長的傳播下去？陳

平原對此做了一番詮釋： 

詩文在中國古代是處於文學結構中心的高雅形式，而白話小說則是正

統的士大夫所不屑一顧的「通俗文學」。因此，詩文的發展必須借助

於不同質的民間文學的撞擊，而白話小說的發展則必須得益於文人文

學的滋養。這裏強調的是文人文學與民間文學——實際上現代社會中

真正的民間文學已很難存在，這裡主要指高雅的文學形式與通俗的文

學形式——之間不斷的「對話」，在撞擊中互相借鑒、互相補充。23 

文人文學與民間文學在內容上並無實際明顯的界限，而最大的區隔乃在敘事

的形式上，可分為高雅的文學形式與通俗的文學形式。文學內容的流傳，乃

是高雅與通俗文學不斷相互參照學習、彼此汲取養分，才能日漸成長茁壯、

蔚為大觀，貂蟬故事的流傳與繁衍，正是此一敘事模式的展現。 
魯迅曾經對歷史小說作了二類型的區隔： 

歷史小說有兩種型態，一是「博考文獻，言必有據」……二是「只取

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定一篇」……前者為現實主義的歷史小說，

後者為「雜文化」的歷史小說。24 

觀貂蟬所留傳下來鋪陳敷衍的故事，正屬於「雜文化」的歷史小說。由史書

中的原型人物，逐漸發展出平話、演義、雜劇、傳奇、傳說。貂蟬故事在元

代逐漸發展成形，貂蟬的身世經歷也漸漸由簡變繁，塑型出一個全面性的、

具有合理性與完備性的人物角色。從平話到雜劇，有關貂蟬的身世經歷及相

                                                 
22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93。 
23 同註 22，頁 226。 
24 魯迅，《魯迅全集‧故事新編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二卷，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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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背景的敘述，就越來越詳細，而若有未臻完善之處，則又會延伸出許多傳

說故事以作為相關佐證與說明。正如顧頡剛所言：「有許多傳說是本來沒有

的，只為了解釋的需要而生出來的。」25譬如：一個年方二八的小女子貂蟬，

如何能巧妙的周旋在殘暴而精明的董卓和呂布之間，成功的離間義父子二人

之間的關係，卻絲毫無害怕之心呢？毛宗崗在評點《三國演義》時就曾言： 

為西施易，為貂蟬難：西施只要哄得一個吳王，貂蟬一面要哄董卓，

一面又要哄呂布，使出兩副心腸，裝出兩副面孔，大是不易。26 

民間因此而有了神醫華陀替醜貂蟬換上西施頭、荊軻膽的傳說，於是貌美膽

大的貂蟬，終於依計藉呂布之手殺死董卓，替親生父母報了仇。27在這則民間

傳說中的貂蟬，是替生父母報仇，令人感到較為合理且平易近人，而毋需讓

一個才年方二八的小女子，背負著整個天下國家的重責大任。 
從故事內容的轉折變化，我們也可以看出一個大時代的脈絡及其所呈顯

的氛圍： 

敘事原始的功能，一是以巨大的時間跨度，儲存了天人之道的文化密

碼；二是以湍急的時間流轉速度的衝力，激發歷史發展邏輯與天人之

道的對接和呼應。除此之外，它還以高速的時間流轉及其攜帶的文化

密碼， 引發人們對永恆和瞬間的生命體驗。28 

貂蟬的故事在不同的時間中，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在讀者的眼前，代表的正是

在大時代當中，人們所投射出的「文化密碼」。 

敘事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把自然時間人文化的過程。時間依然可以

辨認出某些刻度的，但刻度在敘事者的設置和操作中，已經和廣泛的

人文現象發生聯繫，已經輸入各種具有人文意義的密碼。29 

                                                 
25 顧頡剛編著，《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頁 70-71。 
26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評訂，《三國演義》（濟南：齊魯書社，1991 年），第八回，頁 81。 
27 參閱徐華龍編，《古代四大美人傳說》（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 年），頁 84-88。 
28 同註 18，頁 132。 
29 同註 18，頁 169。 



 
 
 
 
貂蟬故事的流衍與文化意涵  

49 

在雜文化的歷史小說中，人物所代表的只是一個符號，藉由此種符號與當世

代的人文意象發生聯繫，輸入在大時代中具有獨特意涵的人文密碼，在不同

時代敘寫的同一角色，就會呈顯出多元化的面貌，貂蟬就是此一敘寫模式中

的典型。 

由於敘事原始的時間內涵不同，以及它所引導的宏觀世界和微觀世界

的結合點不同，因此在有才華的作家筆下是不會陳陳相因的。
30 

原型人物因為時間內涵點的不同，被賦予的任務、及引導讀者的方向，

便會因結合點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這也造就了許多推陳出新的文學佳作。 

敘述者的理性精神「入乎其裡，出乎其表」，形成了對古老故事與沉

痛現實進行雙重的理性反省的敘事時間機制。31 

將老故事翻新就如同「舊瓶裝新酒」般，如何能吸引讀者、聽者的目光聚焦，

與現實結合作反省，乃是不二法門。尤其在每個時代所呈現出不同面貌的相

同角色，常能反映出當世代人民的情緒核心，「其間包含著某種民間情緒的

內核，甚至是以民心民情對某些歷史公案和人間遭際的特殊形態的評說。」32

人世間現實的遭遇如果正巧與歷史公案中的人物事態相仿、若合一契，則對

於此些人事物的情節變化，正可看出不同時間點中，在此一大時代裡人們的

普遍想法與對事件的公斷。 
此類雜文化型的歷史小說，誠如楊義在《中國敘事學》裡所言33，是要借

一點歷史文獻的源頭，來演出跨越時空、針砭時弊的義。換句話說，乃是在

展現「如何於虛構故事的自然敘述中，帶出時代的背影，留下歷史的足跡。」

                                                 
30 同註 18，頁 134。 
31 同註 18，頁 169。 
32 同註 18，頁 154。 
33 「魯迅自稱《故事新編》是『神話、傳說和史實的演義』，但這種演義已非《三國演義》、《隋唐演

義》一類傳統型態的演義，而是經過了雜文化、或油滑處理的『演義』，借一點歷史文獻中的由頭

來『演』時空變換的創新謀略，從中生發出重審歷史的針砭國民心理的富有歷史理性精神之『義』。」

同註 18，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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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這正是貂蟬這類型作品所具備最珍貴的意義。 

（三）貂蟬身世的性別意識 

貂蟬於史書中所出現原型人物的身影，只是一個與呂布發生私情而不具

名的董卓侍妾；至《三國志平話》中，貂蟬為其字，而本姓任，名則不見記

載，最重要的身分為呂布之妻；雜劇則因其「掌貂蟬冠」而名之曰貂蟬，為

呂布之妻、王允義女；而在《三國演義》、傳奇裡，貂蟬則以王允府中的歌

伎現身；民間傳說則側重在貂蟬是個美人，且來歷不同於一般人。 
從性別意識的角度觀之，貂蟬身世身分的多元化，甚至貂蟬的姓名來歷

也不一致，可以看出貂蟬故事的流傳重心，並不在貂蟬本身，而在其簡單出

場後所施行的「美人計」。因此身世身分不重要，重點在於必須有傾城傾國

之姿，要能成為男人政治鬥爭中完美的棋子，而其本身的身分地位，則是次

要的。正如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Le deuxieme sexe）

中提到：  

男人一旦把女人變成了他者（the Other），就會希望她表現出根深柢固

的共謀傾向。……由於不具備確定的資源……由於熱衷扮演他者，女

人也可能不要求有主體地位。35 

貂蟬本身的主體地位，在整體故事的流傳中已然成為「他者」。多數的貂蟬

故事在身分身世方面，都以簡單的陳述一筆帶過，乃因此角色的鋪陳重點，

是在於其必須年輕貌美、色藝雙全，在於面對波雲詭譎政治局勢，能以「美

人」這個工具獲得逆轉勝。雖然貂蟬所肩負的任務相當艱鉅，但其身分身世

卻非傳播貂蟬故事者的重心。而為了強化美人計的精彩可期，民間傳說給予

了較多異於常人的點染，主要仍在強化其「美」與「異」，以替後續發展的

美人計作舖墊。 
貂蟬的出場是為了完成美人計，貌美能達成任務才是重點，而其本身的

                                                 
34 同註 22，頁 197。  
35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陶鐵柱譯，《第二性》（Le deuxieme sexe）（台北：貓

頭鷹出版社，1999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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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地位，在史書、小說、傳說中，並未受到正視，唯在雜劇中給予了貂蟬

較完整具足的身世身分。 

參、從性別意識看《三國演義》中的貂蟬 

在貂蟬的故事流衍中，《三國演義》是寫有定本、且流傳最廣遠、又具

有普遍閱讀性的書面敘事資料，因此筆者乃以《三國演義》中的貂蟬做為主

要分析的對象，期能從性別意識的角度切入，觀看貂蟬在《三國演義》中所

具備的意義。 
《三國演義》所描寫的是一個英雄崛起、豪強爭勝的時代，但是當禍國

殃民的董卓一手遮天，各路英雄好漢無計可施、文臣武將一籌莫展之時，卻

由一位年方二八的小女子貂蟬，憑著其色藝雙全，和過人的機智與膽量，不

費一兵一卒，就順利的除掉董卓，改變了原本的天下大局。誠如毛宗崗評點

所言： 

十八路諸侯，不能殺董卓，而一貂蟬足以殺之。劉、關、張三人不能

勝呂布，而貂蟬一女子能勝之。──以衽席為戰場，以脂粉為甲冑，

以盼睞為戈矛，以嚬笑為弓矢，以甘言卑詞為運奇設伏。女將軍真可

畏哉！36 

然而這位解百姓倒懸之危、救君臣累卵之急、為國家立下連男人都無法企及

的汗馬功勳之「女將軍」，在編撰者筆下真的是「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的

大功臣，抑或只是政治鬥爭下男人手中的工具呢？  
以下試從三個面向分析《三國演義》文本中的貂蟬，期能勾勒出編撰者

筆下所欲呈顯出之女性形象，及其在文中鋪排所顯現的男權意識。 

一、物化的工具 

《三國演義》第八回中，貂蟬為了要報答王允的恩養，遂同意犧牲自己，

以美色巧妙地周旋在董卓和呂布之間，成功地離間了義父子二人之間的關

                                                 
36 同註 26，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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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完成王允的期許與使命。她為了報恩，情願作個沒有自我意識、沒有自

主性的人，在執行任務時完全不具有情感，而把自己當作工具去迷惑兩個為

她著迷的男人。編撰者對於貂蟬如何離間的過程，雖然描寫得很成功且扣人

心弦，但充其量只是將女性設定為一種工具，而其所擁有的美貌，只是為了

達到出場的目的而已。 
在整個連環計當中，貂蟬所呈現的是一個沒有感情、失去靈魂與自我、

而只有美貌的工具。正如喬治‧盧卡奇（Georg Lukacs）在《歷史與階級意識

──關於馬克斯主義辯證法的研究》（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Studien iiber marxistische Dialektik）的〈物化和無產階級意識〉一文中，談到「物

化現象」時所提及： 

自我客體化，即人的功能變為商品這一事實，最確切地揭示了商品關

係已經非人化和正在非人化的性質。37 

此段敘述明確的道出：所謂的「物化」，即是將「人的功能變為商品」，呈

現出一種「自我客體化」的狀態。將自我真實的情感與靈魂剔除於人性本身

之外，乃是一種「非人化」的行為，此種「非人化」與「正在非人化」的性

質，使得貂蟬在《三國演義》文本中所表現出來的形象，正像是一個不具自

我意識的物化的商品工具，缺少了自身的主體意識，貂蟬變成了一個只徒具

美貌的物化工具，將原本人的主體地位，降格為利用美貌以達成報恩目的之

工具。 
王允先在口頭上表示要「早晚選一良辰」將貂蟬「送至府中」給呂布將

軍為妾；但過了數日，王允又將貂蟬獻給董卓太師。在董卓面前，貂蟬自是

曲意奉承，使董卓對其喜愛有加；而在呂布面前，貂蟬則刻意傳達出自己被

董卓強佔的痛苦。貂蟬在呂布目光可及處，或「故蹙雙眉，做憂愁不樂之態，

復以香羅頻拭眼淚。」38，或「微露半面，以目送情」39，或「於牀後探半身

                                                 
37 匈‧喬治‧盧卡奇（Georg Lukacs）著，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歷史與階級意識──關於

馬克斯主義辯證法的研究》（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Studien iiber marxistische 
Dialektik）（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頁 154。 

38 同註 26，頁 88。 
39 同註 26，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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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布，以手指心，又以手指董卓，揮淚不止。」40，使呂布為之「心如碎」41。

貂蟬更進一步在鳳儀亭以激將法促使董卓和呂布起了正面衝突，一方面告訴

呂布「妾度日如年，願君憐而救之。」42，另一方面對於董卓聽李儒之言想將

其賜與呂布之事43，則哭著表達「妾寧死不辱」44之意。果然在貂蟬從容不迫

的機智與膽識下，董、呂義父子二人，終於反目成仇，呂布執戟手刃董卓，

貂蟬遂不費一兵一卒的改變了天下大局。 
貂蟬只為了報恩，遂將自己的身、心、靈，都做了最大程度的犧牲與奉

獻，而這樣無私的付出，到底是深明大義，還是失去自我呢？潔玫．葛瑞爾

（Germaine Greer）在《女太監》（The Female Eunuch）中有言： 

女人越是自我犧牲，就會變得越無能，最後會失去付出的能力；除了

犧牲之外。45 

女人所犧牲的是自己從沒擁有過的：自我。46 

對於習慣於被社會要求的女性，常會不斷地為了大環境而犧牲自我、失去自

我、甚至從來不曾擁有過自我。社會的高道德標準會告訴我們：「愛本身不

求取悅，也非為自身而有所圖，而是把自己的安樂給他人，在地獄的絕望中

建立天堂。」47因此，被文化薰陶塑造出來的「深明大義」者，勢必得順著社

會所預期的高道德理想而行。而順著社會期待所做出的自我犧牲，是否就真

能得到社會的認同與肯定呢？貂蟬為了「大義」無私的犧牲自己，以最珍貴

的情感換得天下的改變，而將「自我」放在最後的位置，當她為國家社會做

出犧牲後，若國家社會也無法給予她正面評價時，原本就未善待自己、也不

曾擁有自我的貂蟬，其犧牲則所為何來呢？ 
                                                 
40 同註 26，頁 88。 
41 同註 26，頁 89。 
42 同註 26，頁 90。 
43 當董卓與呂布為了貂蟬起正面衝突後，李儒入園中勸解，即向董卓建言：「今貂蟬不過一女子」，
可將貂蟬送與呂布，使「布感大恩，必以死報太師」。詳見同註 26，頁 92。 

44 同註 43，頁 92。 
45 澳．潔玫．葛瑞爾（Germaine Greer）著，吳庶任譯，《女太監》（The Female Eunuch）（台北：
正中書局，1995 年），頁 197。 

46 同註 45。 
47 同註 45，引Willam Blake 所作〈The Clod and the Pebble〉一詩，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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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回雖有「後人讀書至此，有詩歎之曰：『司徒妙算托紅裙，不用干

戈不用兵。三戰虎牢徒費力，凱歌卻奏鳳儀亭。』」48看似對貂蟬一介女子完

成大業的讚賞，細讀之則可品味出：實際上是對王司徒運用連環計得宜的讚

揚。且由此詩之前的敘述「李儒出，仰天歎曰：『吾等皆死於婦人之手矣！』」
49可知：編撰者仍是將貂蟬視為「紅顏禍水」之輩，並未對貂蟬為國為民犧牲

個人情感以成全國家大義之舉，有任何正面的褒揚。因此貂蟬在編撰者筆下，

只是一個過場的工具，而非替社稷生民「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功臣。 
貂蟬所呈現的，就其個人而言，為了國家大義，她必須虛與委蛇的周旋

於董卓和呂布之間，做一個全然無感情、無自我的人；就他人對待貂蟬的態

度而言，她只是一個可以讓人作為拉攏關係、贈與他人的商品。貂蟬已然成

為父權體制下爭權奪利的犧牲品。 

二、他者的地位 

貂蟬尚未擔任連環計的要角之前，在王允的眼中，她只是一個「將有私

情」的「賤人」： 

司徒王允歸到府中，尋思今日席間之事，坐不安席。至夜深月明，策

杖步入後園，立於荼蘼架側，仰天垂淚。忽聞有人在牡丹亭畔，長吁

短歎。允潛步窺之，乃府中歌伎貂蟬也。其女自幼選入府中，教以歌

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以親女待之。是夜允聽良久，喝曰：「賤

人將有私情耶？」50 

但是當王允發覺可以藉著有報恩之心的貂蟬來完成「重扶社稷，再立江山」

的大業時，遂立即「納貂蟬於座，叩頭便拜」。由是可觀知：貂蟬的地位不

在於自身天賦的主體價值，而在於對男性而言所具有的實際利用價值。這就

與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Le deuxieme sexe）中提

出「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One is not born﹐but rather becomes﹐

                                                 
48 同註 43，頁 93。 
49 同註 48。 
50 同註 26，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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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oman﹒）51這個主張不謀而合。從積極面觀之，沒有任何命運能決定女人

在社會上的表現形象，女人可以藉著努力改變處境，重新定義自己的存在；

而從消極面看來，女人在社會制約與灌輸下，逐漸把自己變成了客體，她的

存在價值在於別人對她的肯定，否則便一無是處。 
《三國演義》編撰者所呈現的男權意識，正如同李維‧史陀（Levi-Stauss）

所言： 

如果他者對自我構成威脅，女人即對男人構成威脅；如果男人希望保

持自由，就必須使女人屈居次位，臣服於男人；男人為了要成為自覺

存在，便將女人貶抑為只具自體存在。52 

貂蟬雖然扭轉了原本的天下大局，但是對於編撰者而言，女人仍應居於次要

的位置、臣服於男人之下，因此在完成任務後，貂蟬的形象就明顯的大受貶

抑。在文本中，於群雄爭奪天下之際，貂蟬順利地除掉董卓，此舉乃劉備、

關羽、張飛都無法達成，理應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編撰者並未給予適當

的肯定與褒揚，在完成任務後，則回歸女性附屬的地位。第十六回有載： 

呂布有二妻一妾：先娶嚴氏為正妻，後娶貂蟬為妾；及居小沛時，又

取曹豹之女為次妻。曹氏先亡無出，貂蟬亦無所出，惟嚴氏生一女，

布最鍾愛。53 

貂蟬不但嫁為人婦，且只居於「妾」的地位，連後來的曹豹之女都能居上作

次妻，貂蟬的偉大性並未被凸顯。且其所被重視的，不是她為國家立下什麼

汗馬功勞，而是一般出嫁女子最常被檢視「有無子嗣」的問題，此時的貂蟬，

已與一般平凡女子無異矣。 
且由貂蟬的後續經歷觀之，董卓死後，「呂布至郿塢，先取了貂蟬。」54，

貂蟬只是從一個好色之徒又落入另一個貪戀美色之人的手中。其後曹操追擊

                                                 
51 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年），頁 83。 
  同註 35，頁 274，譯為「女人並不是生就的，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 
52 同註 51，頁 96。 
53 同註 26，第十六回，頁 183-184。 
54 同註 43，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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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布到了下邳，陳宮建議呂布引軍斷曹操糧道，呂布之妻嚴氏痛哭力阻，「布

聞言，愁悶不決，入告貂蟬。貂蟬曰：『將軍與妾作主，勿輕身自出。』」55，

結果「布於是終日不出，只同嚴氏、貂蟬飲酒解悶。」56貂蟬跟在呂布身邊，

在面對歷時久而殺伐激烈的爭鬥時，昔日為天下社稷蒼生挺身而出、捨我其

誰的「女將軍」風範已蕩然無存，只私心的像個村婦般，深怕失去依靠，讓

呂布在眾將面前留下「布只戀妻子，視吾等如草芥。」57的罵名，成了只戀家

小、不顧大局的貪生怕死之輩，最後仍難逃被曹操縊死一途。貂蟬在此處所

顯示出的眼光短淺，與第八、九回中的描述，實大相逕庭，足見編撰者並未

真心將貂蟬視為女英雄。而曹操殺了呂布後，「將呂布妻女載回許都」58，雖

然並未明言貂蟬是否在內，但極有可能已將貂蟬視為「戰利品」而俘走。且

自此之後，《三國演義》中就再未看到對貂蟬的下落有任何敘述。與她關係

最密切的男人呂布在小說舞台下場後，貂蟬也就隨之消失了蹤跡。可見知《三

國演義》的編撰者，只將貂蟬視為男人的附屬品，而非一個需要獨立描繪的

具自主性之個體。 

三、男權價值觀的內化 

在《三國演義》中，王允巧妙地將男性的爭權奪利，套上國家民族的大

義，遂使貂蟬願意為之付出一切，甚至是將父權的價值觀內化成自身該擔負

的重責大任。正如同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言：「女人還將男

人異化女人的觀點內化，認同男尊女卑。」59以及約翰．伯格（John Berger）
在《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所述：「女人內在的審視者是男性，被

審視者是女性。」60因此貂蟬為了達成王允期待她完成的「重扶社稷，再立江

山」之重要任務，遂因著報恩之名，而表達出自願出賣情感以完成連環計的

                                                 
55 同註 26，第十九回，頁 223。 
56 同註 55，頁 223。 
57 同註 55，頁 227。 
58 同註 26，第二十回，頁 234。 
59 同註 51，頁 97。 
60 美．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台北：麥

田出版，2005 年），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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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 

允曰：「汝可憐天下生靈！」言訖，淚如泉湧。貂蟬曰：「適間賤妾

曾言：但有使令，萬死不辭。」允跪而言曰：「百姓有倒懸之危，君

臣有累卵之急，非汝不能救也。賊臣董卓，將欲竄位；朝中文武，無

計可施。董卓有一義兒，姓呂名布，驍勇異常。我觀二人皆好色之徒，

今欲用『連環計』：先將汝許嫁呂布，後獻與董卓；汝於中取便，謀

間他父子反顏，令布殺卓，以絕大惡。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皆汝之

力也。不知汝意若何？」貂蟬曰：「妾許大人萬死不辭，望即獻妾與

彼。妾自有道理。」允曰：「事若洩漏，我滅門矣。」貂蟬曰：「大

人勿憂。妾若不報大義，死於萬刃之下。」允拜謝。61 

貂蟬三次說到「萬死不辭」，編撰者似有意凸顯她為了報恩所展現的大義凜

然、慷慨赴死的決心。若真的是為了可憐天下蒼生、為了解決百姓的倒懸之

危、君臣的累卵之急，貂蟬將一切重擔一肩扛起，似乎還能成就人生中的某

些價值意義，但現實情況是：在三國這個風雲變幻莫測的時代，貂蟬只是作

為政治鬥爭中的一個工具而已，可悲的是貂蟬卻將父權體制下的爭權奪利，

內化成自己分內該完成的事。正如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性政治》

（Sexual Politics）中所提到：「從歷史上直到現在，兩性之間的狀況，正是

韋伯（Max Weber）稱為支配與從屬關係之狀況。……已制度化的是，男人藉

以統治女人的天賦權利。一種最巧妙的『內部殖民』透過這種體制而實現」62

而在《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裡，約翰．伯格（John Berger）將這

種「內化」的概念敘述得更為詳盡：「女性的身分就是由審視者與被審視者

這兩個對立的自我所構成。她必須審視自己所扮演的每一個角色還有自己的 
一舉一動，因為她在男人眼中的形象，是決定她這一生是否成功的最大關鍵。

別人眼中的她，取代了她對自己的感覺。」63女人長期以來在社會的養成過程

裡，將許多外在的限制與期許，已在不知不覺中，內化成以為是自己想要如

                                                 
61 同註 26，頁 83-84。 
62 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著，宋文偉、張慧芝譯，《性政治》（Sexual Politics）（台北：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頁 39。 
63 同註 60，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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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做。貂蟬正是接受了這樣的「內部殖民」，將男性的政治鬥爭，內化成自

己該擔負的責任。 
綜上所述，《三國演義》中的貂蟬，只是一個被物化的工具；在其過場

的功能性消失之後，她就只能淪落到附屬的地位；而其為了「大義」無怨無

悔的犧牲，卻只是將男權價值觀內化了的表現。且從第十五回劉玄德對張飛

所言：「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

安可續？」64已可約略窺知編撰者對於女性的輕忽與不重視的態度，而從《三

國演義》文本裡對貂蟬形象的敘寫，更可與之相互映證。 

肆、由性別意識看貂蟬的結局 

一、貂蟬的結局 

有關貂蟬的結局，在史書裡目前並未見相關書面記載的資料留存。而在

小說方面，《三國演義》中，對於貂蟬的描寫，主要集中在第八回和第九回，

而於第十六回、第十九回和第二十回裡短暫現身之後，就渺無芳蹤。 
在戲曲方面，元代無名氏的雜劇《連環計》中，皇上對有功之人的封賞

裡，包括了貂蟬： 

呂布討賊建首功，封王出鎮幽燕地。其妻貂蟬亦國君，隨夫之爵身榮

貴。65 

由上述可見知：貂蟬被視作女中豪傑、大功臣，於論功行賞時，亦具有一席

之地。「如此處理貂蟬女的結局，實際上體現出一種較開明的女性觀，跟明

清時期小說、戲曲流行的禍水論相去甚遠。」66而元明之間的無名氏雜劇《關

大王月下斬貂蟬》、《關大王月夜斬貂蟬》、《斬貂蟬》等作品，都只見後

世書籍記錄劇名，但今均無傳本。明代王濟的傳奇《連環記》中則以貂蟬假

                                                 
64 同註 26，第十五回，頁 163。 
65 王學奇主編，《元曲選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 
66 李祥林，〈三國戲中的貂蟬故事及其性別文化透視〉《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2 期（2005
年），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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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真作愛上了呂布，最終以呂布贈鳳頭簪予貂蟬、貂蟬以玉連環報之，二人

私訂終身，以呂、貂團圓作結局。67而明代諸葛味水撰之《女豪傑》雜劇，今

無傳本，但在明祁彪佳《遠山堂劇品》中有云； 

諸葛君以俗演《斬貂蟬》進誕，故以此女修道登仙，而於蔡中郎妻、

牛太師女相會。是認煞《琵琶》，正所謂弄假成真矣。68 

可知諸葛味水認為《斬貂蟬》的故事太過荒誕，故而作此雜劇。另外，在明

刊戲曲選集《風月錦囊》裡收錄了《三國志大全》，內有「關羽斬貂蟬」的

情節。其中，因貂蟬貶丈夫呂布、誇關羽與張飛，關羽遂認為貂蟬是無義不

良的女子，故以劍斬之。69至清代曲選集《綴白裘》收錄了《斬貂》，關羽亦

是以貂蟬「妖女喪夫」的罪名，提劍而斬之。近代《關公月下讚貂蟬》則以

關公被困曹營，曹操為籠絡關公，於中秋夜送貂蟬會關公。關公在月下盛讚

貂蟬除奸定亂、捨身救國之功，但不為其姿色所動。最後貂蟬為關公的忠義

精神所感動，遂自刎身亡。70與先前義斬貂蟬的情節內容，已有相當大的出入。 
民間傳說對於貂蟬的結局，則展現多樣的面貌，大致可分成四類不同的

結局： 

1. 改嫁趙子龍： 
貂蟬在呂布死後，落入曹操手中，幸得趙子龍相救，因而得以脫離

困境，最後與趙子龍結為夫妻。71 

2. 關公月下斬貂蟬： 
關公怕結義的三兄弟，會因貂蟬的美色，而重蹈董卓、呂布反目成

仇的覆轍，遂在月下刀斬貂蟬。72 

                                                 
67 古本戲曲叢刊編委會編，《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54 年）。 
68 黃裳，《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5 年），頁 212。  
69 孫崇濤、黃仕忠，《風月錦囊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70 由大陸著名京劇表演藝術文武老生唐韻笙（1903-1970）所改編，收錄在《京劇談往錄四編》。 
71 參閱林新乃，《中國歷代名媛》（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 年），頁 175-178。 
72 同註 71，頁 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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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公月下斬貂蟬影： 
又可再分為兩種類型，第一類型仍將貂蟬視為凡人。曹操將貂蟬賞

給劉備，關羽心想：曹操一定不懷好意。再加上關羽見月下貂蟬的倩影

好比畫中的仙子，怕劉備必會被貂蟬的美色所迷而誤了大事，在猶豫是

否該斬貂蟬之際，不料一不經心，青龍偃月刀失手掉下，正落在貂蟬的

影子上，而貂蟬就應聲倒下、身首異處了。73第二種類型則將貂蟬認為

是月神下凡，在除去奸臣之後，燒香對天拜月時，關公正好路過，看見

月下有一個「妖精」的陰影，一劍劈去，發現半空中有個美人朝月亮飛

去，這便是月神回到自己的月宮去了。74 

4. 關羽義送貂蟬： 
關羽明白貂蟬以一介弱女子捨身為國、進行連環計，除去了董卓、

呂布二賊，是一深明大義之人。關羽不忍見貂蟬恐遭曹操殺害，遂連夜

親自護送貂蟬出城，並叮囑貂蟬要「好自反省，把董卓、呂布之事，寫

成書、編成戲，流傳世上，以警後人。」貂蟬感念關羽之恩，遂在淨慈

庵守志修身，日夜用功，寫下了《鳳儀亭》、《關公盤貂》等戲文流傳

後世。75 
從民間傳說可看出，對於貂蟬這位弱女子，民間仍多半寄予同情。就算

有關公斬貂蟬的故事流傳，仍有將之延伸美化成關公月下斬貂蟬影子的故

事，可看得出來民間對於貂蟬被斬的不忍之心。尤其〈關羽義送貂蟬〉一則，

藉貂蟬之口說出「王恩公巧設連環計，求妾捨身……現在二賊已除，妾卻成

了千古罪人。世事如此顛倒，怎能不叫人傷心落淚？」的確道出了貂蟬最令

人感到心酸之處。但其缺失在於：仍不免藉關羽之口對貂蟬教忠教孝，而且

說貂蟬親自寫下了《鳳儀亭》、《關公盤貂》等戲文，則完全沒有注意到時

代背景的合理與否，乃明顯可見之失。76 

                                                 
73 參閱徐華龍編，《古代四大美人傳說》（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 年），頁 94-95。  
74 參閱董曉萍編，《三國演義》的傳說（海南：南海出版公司，1990 年），頁 182-183。  
75 參閱吳鳳才、王興義編著，《民間故事三百篇》（長春：新華書店，1992 年），頁 51-53。 
76 同註 75，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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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貂蟬結局所呈現的性別意識 

從上述可以看出，貂蟬的結局大致分成四個面向：一是以功臣身份論功

行賞，如：元無名氏雜劇《連環計》將貂蟬視為大功臣，呈顯出較開明的女

性觀。二是符合婦道的好結局，例如：明代王濟傳奇《連環記》以呂布、貂

蟬團圓作結局，民間有與趙子龍結為夫妻的傳說，都以覓得良人作為貂蟬最

終的結局。而明代諸葛味水雜劇《女豪傑》則認為當讓貂蟬進入仙界，與趙

五娘、牛小姐等賢妻之輩同享聲譽，乃以修道登仙作結。另外民間傳說的「關

羽義送貂蟬」中，貂蟬感念關羽之恩，遂在淨慈庵反省清修，則是以守志修

身作為對己身行為的反思。不論是「覓得良人」、「修道登仙」、「守志修

身」都是以符合婦道為前提。三為忽視貂蟬存在的重要性，譬如：《三國演

義》中與貂蟬關係最密切的男人呂布在小說舞台下場後，貂蟬也就隨之消失

了蹤跡。可見知《三國演義》的編撰者，只將貂蟬視為男人的附屬品，而非

一個需要獨立描繪的具自主性之個體。四為以死亡作為收場，戲曲中最常見，

將貂蟬視為「女禍」而加以處決，如：元明間的無名氏雜劇《關大王月下斬

貂蟬》、《關大王月夜斬貂蟬》、《斬貂蟬》等作品；明刊戲曲選集《風月

錦囊》收《三國志大全》，內有「關羽斬貂蟬」的情節；清代曲選集《綴白

裘》收《斬貂》，皆是以處斬貂蟬作終結。而民間傳說則對貂蟬寄予同情，

不忍貂蟬直接被斬，乃以斬貂影替之。近代《關公月下讚貂蟬》中，雖然貂

蟬在月下被關公盛讚其救國之功，但最後貂蟬仍不免一死。不論是「斬貂」、

「斬貂影」、還是「自刎」，貂蟬都成了不得不死的有罪之人。 
若從性別意識去觀察上述的四個面向，貂蟬同意深入險境執行美人計，

其出發點不論是只具有小我之思77，或者是充滿了大我之愛78，對國家而言，

都是具有不可抹煞的功績。然而僅有元無名氏雜劇《連環計》一例，能給予

貂蟬名符其實的論功行賞。 
貂蟬為了大局，犧牲自己去作女間諜，國家沒有她不能成大事，但是成

了大事後，換來的卻是存在的可有可無、或是人人得而誅之的紅顏禍水的罪

名。而就算有免於一死的結局，也是要在符合婦道規範下才能求得生存與認

                                                 
77 為了與丈夫團圓、為了報義父恩、或為替親人報仇等。 
78 為了解救百姓苦難、君臣之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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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即使後世的作者早已跳脫出權力鬥爭的時空關係中，卻仍不願意給為國

建功的女子賦予功臣的地位，反而將貂蟬這位女英雄視為女禍，人人欲斬之

而後快。看來「狡兔死，走狗烹」不僅是男士名臣的哀嘆，更是貂蟬這類為

了重情重義、報恩報國，而讓自己身處極端危險焦慮之境的女間諜，內心深

處最深沈的慨嘆吧！ 

伍、結語 

貂蟬身世原本就撲朔迷離，民間傳說更以「露中生，影裡死」來形容貂

蟬的來歷與去向，更替貂蟬的存在性，增添了一層神秘的面紗。由貂蟬身世

的敘寫流衍，可以觀察出中國敘事文學中，「雜文化」歷史小說的典型模式；

從《三國演義》中的貂蟬可見知編撰著的男權心態，亦可看出當色藝雙全的

貂蟬憑著美貌與機智，成功的協助王允除掉董卓之時，也正落入了「紅顏禍

水」的預設陷阱之中；而貂蟬故事多面向的結局，則呈顯出在不同的時間點

中，人們對於同一事件的不同公斷所反映出的歷史足跡與文化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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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reading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Meaning of Diao-chan’s Story 

Hui-li Ho＊  

Abstract 

Opinions are widely divided whether Diao-chan, one of the four beautiful 
women in ancient China, was real or fictional.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ulture 
meaning of Diao-chan according to historic records, dramas, novels, folktales etc.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re is a narrative of Diao-chan where we 
can discover the patriarchal view of the compiler. Diao-chan is only an objectified 
instrument. 

After her function of playing an insignificant role disappears, she is reduced 
to a subordinate status. She sacrifices for righteousness, without complaint or 
regret, which is a performance of patriarchal inter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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